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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定居点有舒适的生活，可在草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格桑还是向往草地生活。暮春的一天，格桑、老额吉把家
当装上勒勒车，赶着老牛离开了定居点。勒勒车后面是他们
仅有的财富——一支并不算大的牛群、羊群。它们后边是那
条神勇的牧羊犬阿立斯兰。

渐渐接近草地了。草地一片新绿，各种植被在阳光下展
示着强劲的生命力。各式的野花开得浓郁而热烈，在阵阵微
风中炫耀着热情奔放的色彩。那些正处在发育阶段的昆虫，
在用实际行动欢迎突然闯进来的陌生客人。

牛、羊本不是善于奔跑的牲畜，可半年的圈养生活使它
们无比渴望奔跑，它们兴奋地吼叫着，四蹄轻轻磕打着湿润
的泥土。那庞大的牛身如影子滑过，似乎在暗示着它们原本
身手敏捷，只不过是不善于表现自己罢了。倒是忠于职守的
牧羊犬何立斯兰始终如一，紧紧护卫着掉队的羊羔。

暮春的阳光如慢腾腾的炉火，烘烤着身子，让人从外到
内感到舒坦。格桑看了一眼老牛，闭上了双眼。额吉好奇地
打量着眼前的一切，被高原风与紫外线熏染成古铜色的脸上
洋溢着微笑，她好像第一次走进草地，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
景色。

老牛近20岁了。这个年龄在人类中相当于百岁。老牛
少了青壮年桀骜不驯的性格，岁月留给它的是沉稳和一成不
变的节奏。艰难的草地生活，不知疲倦的劳作，它与主人结
下了深厚友谊。此时，两位老人把这次行动放心大胆地交给
了老牛。老牛抬起硕大的头颅，茫然地看着远处，收回目光，
迈开沉稳的四蹄。勒勒车发出“吱吱嘎嘎……”欢快的叫声，
草地在它身下慢慢远去。

老牛沿着一条水流并不算大的小溪缓缓而行，十几年的
草地生活让它认识到，无论它的主人还是它的同类都离不开
水，那是它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茫茫草地中，溪水
是它们的最终目标。

定居点消失了，蒙古包稀少了，四周是平坦的草地，远处
是连绵起伏的土丘。两位老人依靠勒勒车，双手抱在胸前，
那热切的目光就像打量孩子，绽放出疼爱、欣喜的神情。是
的，自从进入草地，两位老人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或
许是老了，身体无法承载长途迁徙，或许是因了勒勒车、牛羊
的吟唱，两位老人渐渐进入了梦乡。

蓝蓝的天空下，青青的草地上，行走着一支孤独的迁徙
队伍。一天里，他们没有遇到一个人，没有发现一座蒙古包，
他们已进入了草地深处。

老牛收住四蹄，环顾着四周。这是一片坳地，一条河流
温柔地劈开了四周的土丘，缓缓流过。老牛收回大头，回望
着勒勒车上的主人。就在这时，格桑醒了，看看四周，又看看
近处的溪水，很满意老牛的选择。格桑麻利得像个小伙子，

“腾”的跳下了勒勒车，搀扶下老额吉。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地，而是今夜临时歇息之处。

格桑卸掉老牛，拿着铜壶向溪水走去。溪水附近有很多
泉眼。它们终年往外喷涌，以少聚多，汇成溪水。溪水汇成
河水。河水像玉带缠绕在草地上。

格桑回来时，额吉已经点燃了铁皮炉子。燃料是风干的
牛粪和一些枯死掉的矮树丛，它们都来自于草地，经过一个
完美的循环后，最终又回到草地，反哺着草地。

铁皮炉子冒出缕缕炊烟。金灿灿的余晖中，炊烟让人备
感亲切。大概两位老人的出现，使这块平坦坳地结束了没有
人烟的历史。不大一会儿，铜壶里飘出浓郁的醇香。这是混
和了牛奶、茶、盐与水的奶茶芳香。这原本是几种不相干的
物质，可自从被这个游牧民族融合之后，却有了神奇的味
道。经历了无数岁月后，它散发独有的、历史的味道。

格桑从勒勒车上搬下毡包。今天晚上，两位老人就要睡
在毡包里。尽管他们早已习惯这种生活，可经历了半年多的
定居点生活之后，他们多少有些兴奋。

天际出现橘红色的晨光时，他们又上路了。又是近一天
的行走，看不到人烟，看不到蒙古包……老牛有着极强的生
物钟，黄昏时分，它停下了硕大的蹄子。

格桑举目四望，四周是一马平川的草地，北面有一道屏
障似的土丘。土丘下面有条小河。格桑满意地点点头——
这里就是他们的夏季营地。有草地，有水，就足够了。草地
生活就这么简单。

两位老人开始了逐水草而息的生活。
清晨，牛群、羊群离开蒙古包，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物

种，对草料有着不同的需求，自从进入草地深处后，倒成了形
影不离的朋友。偶尔，它们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彼此，仿佛怕
一不小心失去了对方。牧羊犬阿立斯兰总是以后肢当座椅，
坐在草丛中，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虽是蛮荒之地，透着寂
寞无聊的同时，也透着危险气息。草地生活太孤寂了。

黄昏，牛群回到蒙古包附近，额吉开始了她一天当中最
忙碌的时刻——挤牛奶。如同琼浆乳液般的物质经过各种简
陋工具，再加上几个流程，被做成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它们依
然保持着原有的色泽和浓香，只不过是形状发生了变化。

进入草地，格桑仿佛变成了小伙子，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
量，他像探险家，逐一走遍了四周的土丘。忠于职守的阿立
斯兰不知是守护牲畜，还是照顾这位年迈的主人。阿立斯兰
频频抽动鼻翼，深情注视着渐行渐远的背影，最终悄悄跟了
上去。

格桑一口气翻过了两座较大的土丘，惹得阿立斯兰不断
地打量着他。格桑低下头，眯起眼，紫红色的脸上绽开了如
孩子般的笑容。阿立斯兰很少看见这种笑容，感染得它发出
欢快的吼声，蹦跳着舔舐那粗糙、骨节突起的大手。格桑趁
机用力拍了拍阿立斯兰的大头，它撒着欢儿跑远了。这条威
风凛凛的大牧羊犬因为主人的奖励，变成了欢蹦乱跳的小
狗。

格桑坐在土丘上歇息，阿立斯兰趴在不远处，大头枕着
四肢，轻轻闭上了双眼，突然，阿立斯兰跳了起来，冲着远处
发出低沉、有力的吼声。格桑下意识地顺着阿立斯兰的视线
望去，隐隐约约听到响声。响声持续不断。格桑心里一惊，
他实在弄不明白，在草地深处会有响声。

格桑向传来响声的方向走去。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
晰，很多人的声音，夹杂着音乐声。

格桑终于看清了，远处是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四周停着
很多机动车。

如今草地深处出现了很多旅游区。游客多数来自大城
市。他们进入草地，清一色的大呼小叫，恨不得趴在草地上
亲吻。舒适的现代化生活让他们无比渴望这充满原始味道
的草地。他们的热情也好，兴趣也好，很快被近似原始的、单
调乏味的环境所冲淡，不出半日，那富有热度的阳光让他们
变成如同受伤的羔羊，接下来，他们嚷嚷着赶快离开。没有
一个人像格桑、像老额吉一样，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喜欢草地。

恍惚间，一群游客出现在土丘下面。格桑一眼看到了导
游。格桑见过这些导游，他们原本是牧民的后代，可自从做
起导游后，在他们身上、话语里就很难再看到牧民的影子。
他们尽量掩饰身上的不足，尽量用鲜艳的服饰包装起来，可
他们无法掩饰那被高原的风与紫外线侵蚀过的肤色。他们
在掩盖自身的不足时，又大肆宣讲草地风土人情，很多时候
是信口开河，风马牛不相及。

格桑站起身，他不愿意听眼前这个导游肤浅的讲解。
有游客发现了老人，惊叫起来。格桑一身游牧服饰的打

扮，游客意识到不虚此行。导游也认出了格桑。导游一下兴
奋起来，他大声告诉游客，这是一位多年生活在草地深处的
老人，他身上有着丰富的草地故事与传奇……导游极富煽情
的宣讲，让游客迸发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们纷纷围住老人，
又不忘拿出相机，嚷嚷着要与老人合影……

格桑轻轻扫了一眼众人，转身向土丘下走去。导游急
了，伸手拦住格桑。作为土生土长的导游，他不应该忽略旁
边的牧羊犬阿立斯兰，他的行为立刻引起阿立斯兰警告的低
吼。有游客发现了这条其貌不扬的大犬，他自以为很聪明，
猛地弯腰，手在地上一划拉，这是典型的吓唬狗的动作。没
有几只狗看到这个动作不逃之夭夭的。游客不知道，阿立斯
兰不是一般的狗，也不是一般的牧羊犬，不要说虚张声势的
动作，就是刀光剑影的厮杀，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导游毕竟生在草地，他一看阿立斯兰撕裂的嘴角和频频
抽动的面部，知道要发生什么，赶紧制止游客鲁莽的行为，并
一再对格桑鞠躬。是的，没有格桑的制止，说不定早有游客倒
在阿立斯兰利爪下了。格桑走了，他身后跟着阿立斯兰。

格桑多次擦拭着一架苏式望远镜。这架望远镜陪伴他
几十年了，尽管外表不是很精美，可性能良好，使用起来，让
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老额吉忙着制作各种奶制品，她比
任何时候都用心，那薄薄的奶制品在阳光的映照下，仿佛是
精美的玉器。他们在忙着迎接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是他们的孙子巴图。巴图从小生活在旗里，作
为牧民的后代，却与草地没有什么联系，甚至长到五六岁时
还没有见过草地。懂得老人心思的巴图父母，每年暑期都要
把巴图送到老人身边。每次巴图来草地都是那么兴奋，可随
着年龄的增长，草地很难再吸引巴图，那近似于原始、孤寂的
生活，很快泯灭了孩子的好奇。每年的暑期，格桑不得不开
动脑筋，让巴图大开眼界，增加他在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

一天，一辆摩托车驶近了蒙古包，火日差把巴图送来
了。草地上会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比如眼下，火日差并不
知道两位老人的具体位置，可他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他
们的踪迹。

格桑怔怔地看着巴图，巴图脸色白净，身子胖墩墩的，目
光中闪现着优越生活所带来的对一切的满不在乎。这还是
那个强悍、豁达马背上民族的后代吗？这还是对陌生事物充
满好奇的孩子吗？格桑招呼一声巴图，巴图轻轻瞥了一眼
格桑，又埋头把玩起手机。在草地深处，手机等同于一件玩
具。后来，连玩具的意义都失去了——手机没电了。巴图
这才茫然地望着附近的蒙古包和远处的草地，表情如一潭
死水。

巴图的到来给寂寞的草地带来生气与活力，阿立斯兰不
离巴图左右，总是呆望着巴图。虽然换来了巴图不亲不热的
拍打，可它还是表现出全部热情与活力——时刻准备舔舐巴
图。这是牧羊犬最亲昵的动作。就连老牛也难以再保持沉
默，抬起头，连连打出几声重重的鼻声，像欢迎小主人。牛
犊、羊羔也团团围住巴图，频频嗅闻着，它们用自己特殊的方
式，寻找着令它们熟悉的气味，随后欢迎巴图加入它们的队
伍。巴图身上难以寻到蒙古包里的气味，也难以有草地的气
味，可它们还是固执地寻找着，那虔诚的态度好像在说，巴图
身上早早晚晚会有熟悉的气息。它们的及时出现弥补了巴
图没有伙伴的空白。

第二天，格桑带着巴图离开了蒙古包。
老额吉并没有阻止格桑的行为，准备了几张奶皮子，这

是他们的午餐。老额吉猜到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黄
昏。其实，自从见到巴图后，老额吉就看出了格桑的心思。
几张奶皮子，一皮囊酸奶，对草地上的孩子来说已是奢侈了。

在这草地深处，即便走上一天，也难见到一棵树。走出
没有多远，巴图就嚷嚷着走不动了。格桑打量着气喘吁吁的
巴图，只一天工夫，巴图就失去了白净的肤色，这是草地没有
杂质的阳光与风的作用。格桑心中隐隐忐忑不安，他是不是
太苛求了，巴图只是个孩子。

格桑轻轻舒了口气，望着茫茫的草地。
阿立斯兰钻进草丛，“砰——”草丛中蹿出一条身影。身

影抛出一段优美弧线，还没等两人看清，身影又隐没于草丛
中了。再看阿立斯兰，一头扎进草丛，只看到草丛晃动，却不
见它的影子。

巴图很快从惊吓中恢复了过来，他看了一眼格桑。格桑
目光明亮，在鼓励他。巴图兴奋极了，蹦跳着去追阿立斯兰
了。

格桑很满意牧羊犬阿立斯兰的表现，它是他的伙伴，知
道这个时候，他想什么，需要什么。它更知道，巴图需要什
么。格桑在后面追赶着巴图，此时，格桑变成了个孩子。

阿立斯兰不愧是条出色的牧羊犬，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在齐腰深的草丛中逮住了一只肥硕的野兔。要知道，茂密的
草丛是小动物的天然保护伞，就连草地之王——狼，常常空
嘴而归。阿立斯兰嘴里叼着野兔，耀武扬威地来到巴图身
边。

巴图惊喜地叫着，哆哆嗦嗦伸手抚摸野兔。野兔已奄奄
一息，可关键时刻强有力的后蹬，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殊死
挣扎，也是生命的顽强与不屈，更是生命的精彩。

果然，这一蹬，巴图惊叫一声，跑得远远的。巴图回头看
看格桑，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为自己的胆小不好意思。格
桑笑了，草地孩子对陌生事物的认知，是从亲身体验开始
的。巴图身上毕竟还有草地的影子。

阿立斯兰放掉野兔，野兔一个翻滚，“哧溜——”再次钻
进草丛。巴图大呼小叫地追了上去。阿立斯兰远远观望着，
它的行为仿佛在教一只幼崽学习捕猎食物。

格桑冲阿立斯兰点点头。远远传来了巴图持续的惊叫
声，那是在追逐中，又惊动了野兔、狐狸之类的小动物。它们
受到惊吓的同时，更让生命的张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那
一瞬间迸发出的能量让它们的生命质量达到最高境界。而这
一切对不熟悉草地、对草地没有好感的巴图来说是必要的。

格桑欣喜地看着在草地中狂奔的巴图。巴图终于瘫倒
在草地上，像只小牧羊犬一样舒展开四肢，亲近草地。阿立
斯兰低垂着大头，围着他转来转去，喉咙里发出欢快的吼声。

巴图大口大口喝着酸奶，这原本是当作午餐的，却提前
完成了它的使命。巴图喝完最后一滴酸奶，不安地望着格
桑，目光里有份愧疚，格桑的那一份也归了他。

阿立斯兰跑远了，格桑紧紧跟在后面。巴图呆呆地看着
他们，不知他们要做什么。巴图听到了“哗哗哗……”的响
声，一蹦三尺高，河，他见到了河！在这茫茫草地深处，还隐
藏着重要的物质——水，它神奇地从草地下面涌出，以少聚
多，长年喷涌不止。

格桑双手掬起水，准备送到嘴边。巴图大叫着，那水不
卫生，不能喝。格桑冲巴图一笑，仰头喝了下去。草地上的
水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

格桑的举动令巴图好奇，他学着格桑的动作，可总是那
么笨拙，而他的双手是个名副其实的漏斗，最终，他像某种小
动物似的，趴在水边，弄出很响、也很夸张的动作，才最终如
愿以偿。他的下首边，阿立斯兰的舌头就像一架小小的水
车，把水卷进嘴巴里。

休息过后，格桑领着巴图又出发了。这次，格桑弄得很
神秘，不管巴图如何追问，格桑只是摇头，只是笑。巴图急得
上蹿下跳，像只牧羊犬似的围着格桑转来转去。

他们登上土丘的最高处，格桑把望远镜递给巴图。巴图
顺着格桑手指的方向望去，望远镜里呈现出几十头，不，至少
有上百头……鹿。那不是鹿，只不过是外形有些像鹿，它是
草地深处一个重要、已濒临灭绝的物种——黄羊。格桑发现
这群黄羊也暗暗吃惊，他没有想到，在草地深处还有这么多
的黄羊。他更没有想到，在黄羊几乎成了他记忆中的一部
分时，又有鲜活的生命体涌现在眼前。格桑从没对外人说
起过，今天，巴图是有幸目睹到黄羊群的第一个人，也是最
后一个人。

黄羊是警觉性很高的动物。大概人的气息、牧羊犬的气
味随着风飘到空气中，一只雄性黄羊纵身跳起，黄羊群呈超
大的扇形横切过土丘，浩浩荡荡地消失了。巴图惊呆了。格
桑清楚，黄羊群轻易不会再出现了。

巴图黑了，瘦了，渐渐显露出硬朗身骨。格桑没有想到，
那原本强悍的身体里却包裹着一颗胆小的心。每天夜里，巴
图去外面大小便，都要叫上老额吉。那份胆小很快战胜了羞
涩，他紧紧依偎在老额吉怀里。格桑大惑不解地看着巴图，
童年的他也像巴图这样吗？他已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夜色让
草地生活变得更有情趣：聚集在蒙古包里，听老人说唱好来
宝；与伙伴匆匆行走在夜色里，随时准备与尾随在身后的狼
格斗；举着火把，去密林里逮黄羊、狍子……现在，这一切都
消失了。只有睡不着时，这些情景会再次从记忆深处复活。
每一次记忆的复活，都让他内心深处无比向往过去的草地。
其实，格桑清楚，失去的永远失去了，他只能与老额吉在断断
续续的交谈中抚慰向往。格桑瞥了蒙古包外一眼，那滚滚而
来的夜色，和偶尔传来的瘆人狼嗥，远超过了一个孩子的承
受力，他对巴图的要求是不是太严了？

格桑带着巴图去了罕山保护区。罕山是大兴安岭的余
脉，封山育林后，恢复了丰茂的情景，保护区里有多种动物，
机智灵活的狍子、黄羊，凶狠残暴的獾，凶猛彪悍的野猪……

走出没多远，密林里传来“呼哧呼哧……”的响声，不用
问，那是野猪发出的。成年野猪有着长嘴利齿。野猪的长嘴
巴深深插进泥土里，如同犁一般拱动泥土，泥土中隐藏着它
们的美味佳肴。野猪每次觅食都是松土、施肥的过程。在它
们尖嘴的作用下，这片泥土变得肥沃而丰厚。从声音判断，
这是一只成年野猪带着一群野猪崽。格桑冲阿立斯兰打了
一个手势。阿立斯兰明亮的大眼不解地看着格桑，它糊涂
了，格桑从没有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当它看懂格桑的第二个
命令时，心领神会地走了。

阿立斯兰走出没有多远，野猪群出现了。即使受到惊
吓，成年野猪仍不失密林霸主的威风，摇头晃脑地晃动两颗
獠牙，发出愤怒与警告的吼声。

巴图一愣，四肢着地，动作快得远远超过格桑的想象。
格桑看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巴图，什么都明白了，过于紧张、惊
吓……不知是巴图暴露了自己，还是野猪发现了巴图，它晃
动着两颗耀眼的獠牙扑了过来。巴图拔腿就跑。巴图忘了
这是密林里，脚下树枝横生，“咕咚！”巴图四肢再次着地。野
猪已到了近前。出于一种本能，巴图一个鲤鱼打挺，爬了起
来。他不能再跑。再跑，非被野猪的獠牙穿糖葫芦不可。巴
图一个纵身，如猴子一样攀到树上。这一幕发生在短短的一
瞬间。

恍惚间，格桑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到火日差，巴图毕竟是
牧民的后代，他血液里仍保留着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不
过，接下来，巴图的表现让格桑忍俊不禁。

野猪没有放过巴图，甩头，大嘴利齿朝向巴图。这是一
棵白桦树，又光又滑。时间一长，巴图身子开始往下滑。可
惜，野猪不擅长蹦跳，否则，巴图就不仅仅是吓得哇哇大叫
了。巴图泪眼迷离，大声招呼格桑。格桑就隐身在一棵树后
面，他旁边是那只神勇无敌的阿立斯兰。

巴图惊恐不安地打量着四周，四周静悄悄的。他不哭
了。野猪看似蠢笨，其实聪明着呢。野猪不干了，尖嘴利齿
啃咬白桦树，“咔吧咔吧……”白花花的木屑从野猪嘴里掉落
下来。是时候了，格桑拍了拍阿立斯兰的头。巴图看到格桑
时，一脸平静，脸上还挂着两行眼泪。

一个多月的草地生活，巴图确确实实变成了草地孩子，
脸蛋紫红圆润，这是草地孩子特有的肤色，那是高原紫外线
和风留下的痕迹。

巴图真能成为草地上的孩子吗？他嘴里叨咕着火日差
什么时候来接他，嚷嚷着格桑把他送回到旗里。格桑变着花
样吸引巴图去草地。巴图疑惑地看着格桑，询问到底还有什
么能吸引他？是啊，草地不是城市，它的寂寞，近似原始的生
活不可能吸引巴图。这段生活只能成为巴图记忆中的一部
分，在某一时刻，他能自豪地讲起，格桑就心满意足了。

火日差来了，他是骑马来的，而且是两匹马。另一匹马
是给巴图准备的。巴图笨拙地爬上马背。这个马背民族的
子孙已经对马很陌生了。

巴图走出很远，又回来了，他说过一段时间再来看望他
们。这是礼节性的。

格桑、老额吉很明白，像巴图这样的孩子注定会远离草
地。

静静的草地
□许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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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一 夜 ，迟 到 已 久 的 恐 怖 大 王 从 天 而
降……夜空闪电频频，神秘的辐射笼罩住整个
地球。

一瞬间这世上所有的人化为湛蓝的光子飘
散天空。地铁入口冲出像是巨龙般的蓝光飞入
天际，大楼的玻璃墙上蓝光一闪一灭，从各种细
缝散开来，只在一瞬间都市变得像是数亿只萤
火虫冲入天际般明亮。

美丽的夜空下，失控的车子在街道乱窜乱
撞，巨大的撞击声回荡于耳，坠落的飞机瞬间将
数十栋房子夷为平地。爆炸四起，烈焰烧毁城
镇。最后只剩细小童稚的哭闹声回荡双耳，而那
稚嫩幼童脸上竟反射出天空上湛蓝的光芒。

满是锈斑的自驾汽车与服务员机器人，被
一株又一株高大的野草狠狠地缠绕着。

不远的前方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一层一
层的像是被甜甜圈围绕起来一般。建筑物墙上
的硕大玻璃窗，一块又一块折射出夕阳的余晖
以及云气的流动。一旁的招牌围绕荧光色的灯
管，“超好百货”几个字挂在上头，“百”字却呈现
诡异的45°角倾倒在一边。

少年阿义靠在玻璃窗边，对着里面观望。借
着微微的阳光，他缩着身子偷偷地翻着电子玩
杂志，上面很多美丽少女穿着很暴露紧绷的战
斗服。一个邻家女孩雅雯突然出现，靠近他，他
赶紧将手上的杂志丢在地上，然后踢到一旁，满
脸通红地看向女孩。

“我忙着找东西，你竟然躲到角落看这种东
西！”女孩满身汗水。她拨了拨俏丽的长发驱走
热气，身上白皙的国中制服被灰尘沾得脏兮兮
的，一颗颗汗珠从她那白皙的小脸蛋上冒了出
来，两个脸颊红彤彤甜滋滋的。

阿义用左脚踢了踢那本杂志，“我……
这……那……”每个字都硬生生卡在喉咙，一句
话也说不出口，“我只是刚好拿在手上，才不是
你说的那样。”他害羞地涨红着脸。

“啊啊……我们赶快去找点吃的东西。”阿
义小声说。

夕阳的余光慢慢地转暗，黑夜已然降临，死
神的势力变大。天空再次降下歪曲的闪电，死亡
的辐射再次在地表蔓延。

超好百货占地实在太大，他们花了好一阵
子来到食品部。在这广大无边的卖场里，呼吸声
被放大了好几百倍，每步回声都像是一阵又一
阵的低吼，回荡在幽黑深邃的地底。

“是食物耶！你好厉害！”阿义用手电筒照着
周围。

“我就说要进来看看吧！”女孩骄傲地抬着
头说。

“那些好久没吃的食物，让我想到就流口水
呢……还好刚才没有马上离开，你看，糖果、洋
芋片啊，好久没吃到了。”阿义看着架上满坑满
谷的食物流口水。他们开心地加快脚步往下跑，
丝毫不在意身体的疲劳。

低沉浑厚的马达声从漆黑的地下传出。女
孩用手指指嘴巴，暗示阿义将音量降低，然后指
了指楼梯下方。

一台圆滚滚有着细细长长四肢的机器人，
在四周来回地巡逻着。

“可恶，竟然遇到警卫机器人。”阿义握紧拳
头，“小心点，我可不想挨上几发橡胶子弹。”女
孩从背包中拿出一只铁棒，“我们一起去打烂那
台机器啊！”女孩站起身子，“我比较灵活，我冲
第一个，以我的身手一定可以躲过他的子弹，等

他向我射击，你就冲上去把他砸个稀巴烂。”
阿义吞了吞口水，他对自己的身手实在没

有信心。
他们悄悄地往下走去，警卫机器人此时正

好走到另一侧，女孩抓住机会第一个冲了上
去。警卫机器人的传感器瞬间察觉到异样，闪
过了女孩的一击，接着转了一圈喷出橡胶子
弹。女孩已有所预备，她往后一跳，安全躲开
了这一击。

阿义这时冲了出来，握紧铁棒朝着警卫机
器人敲了下去，但这一击竟然直接把铁棒打凹，
没想到警卫机器人并未因此损坏。

女孩此时机灵的一脚扫了过去，警卫机器
人瞬间被踢飞，女孩趁这个空档赶紧拉着阿义
往楼下跑去。

被踢飞的警卫机器人落地后像个小狗般甩
了甩身体，然后拉足马力紧追在他们后头。阿义
举起手上弯曲的铁棒朝警卫机器人扔去，警卫
机器人迅速回避，像只敏捷的蜘蛛，一个纵身闪
过了这一击。

正当阿义与女孩还在喘息观望时，警卫机
器人瞬间跳了起来，枪口对准目标，橡胶弹瞬间
打在阿义身上。阿义痛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女孩转过身狠狠地瞪着警卫机器人，她拉
开马步一脚踢向飞在空中的警卫机器人，但是
警卫机器人比她还快了一步，它将重心往下一
摆，女孩的大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发子弹，摔在
地上。

警卫机器人此时竟然诡异地爬到女孩的
身上，它将尾端翘得高高的，将枪口对准女孩
的眉心。

“你快起来，趁现在，快踢烂他。”女孩一只
手抓着警卫机器人的脚，一个翻身把他推到地
上。

“啊啊啊……”阿义按着痛到不行的肚子大
吼，歪歪扭扭地冲向警卫机器人，抬脚向机器人
警卫狠狠地踢过去。

阿义一脚又一脚狠狠地狂踹警卫机器人。
警卫机器人的外壳被踹开，外露的电线像是

肠子般爆了出来，机体上的烤漆都剥落了一大
半，他发出刺耳的蜂鸣声，像是凄厉的尖叫。直到
警卫机器人头部的电源灯消失才停下脚步。

阿义跟着女孩往前跑，那是一个巨大的透
明冰箱。冰箱透着淡淡的黄色灯光，里面放着满
满的棒冰，而且口味多到数不完。

“等等，机器人又不吃冰，这跟警卫机器人
会动有什么关系？”阿义兴奋地搬开冰箱厚重的
门，随手拿了支棒冰。

“你笨蛋哦，是电啦。你没发现这些冰箱还
在运转吗？”

阿义这时才注意到仓库四周都是蓝蓝绿绿
的显示灯，安静点还能听到压缩机轰轰的声音。
他在冰箱的仪表板上，东按按西按按，说：“我想
那些警卫机器人一定是靠内部供电活动的。”

“就算灾难过后，那些警卫机器人还真是尽

责地守护仓库啊。”
“但是啊，棒冰根本带不回去真是可惜。”女

孩抽出一支棒冰放在嘴里嚼着，接着她走到另
外一个货架，自顾自地将大包大包的糖球放到
背包里。就在这时，女孩被一个空中降落的栅栏
隔离住了，女孩无助地嚷叫，阿义趋前一碰就被
电触到了。

“我回去找人来救你！”
警卫机器人突然从货架旁冲了出来，数百

包零食爆出货架，不只是那台警卫机器人跳了
出来，数十台机器人突然从漆黑的暗处冲出。

阿义跑过一层又一层的阶梯，快步冲出大
门，那些警卫机器人也跟着冲出仓库，几台跑太
快的警卫机器人在窄小的走道，被撞得东倒西
歪。其他机器人不断对着他开枪。

阿义抱着头，躲避橡胶枪，那些橡胶子弹在
天空弹来弹去。他被逼到百货公司的玻璃窗旁，
丝毫没有逃跑的空间。

窗外闪电频频，突然有一条巨蛇样的闪电
从天而落，正好从百货公司屋顶贯穿而下。

瞬间这些警卫机器人失去了动力，四脚朝
天倒在一旁。

阿义一脸惊讶，但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事……巨大的闪电带来电磁脉冲效应，电子系
统失灵了，靠着好到不行的运气躲过危机，他折
回卖场里救出了女孩雅雯。

没过多久，成群的男女老少来到超好百货。
他们踩过遍地机器人残骸的走道，寻找食

物，又有少年人找到巨大的玻璃冰柜。
但是，冰柜里只是些冰棍啊。

杨德山：台湾新竹市人，生于1991年。

末日之战
□杨德山


